
这篇文章，不读，你会有损失的 

——香港城大访学故事 

《新闻记者》杂志社  刘  鹏 

首先要说明一下本文的标题，渊源有自。详见本文第三小节。 

从“多友之友”到“多友” 

我是先成为“多友之友”，再晋升为“多友”的。 

主持《新闻记者》杂志编务过程中，认识了许多青年学者朋友，

不少人除了自己供职的高校，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多友”。他们

因此有着更为亲昵的感情，更多的学术上的交流互动，令人艳羡。 

借助“多友”的帮助，我与李金铨老师取得联系，向他组稿。其

间，特别让我感动的有两个细节。 

一是 2014 年《新闻记者》推出微信号，为了活跃气氛吸引读者，

我策划了一个“学术冰桶”活动，邀请一批学者以学术文章接龙的形

式，谈谈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学习、研究的建议。因为想搞出点轰动

效应，冒昧地邀请李老师援手。按说，微信上的文章，不算学术成果，

影响力不确定，还不给稿费（挑战规则是赠送一年杂志），有些学术

大家是婉拒的，对此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没想到李老师却很快传来

他的文章《知己与择师》。后来，这篇文章在微信上传播甚广，不但

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转，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受益，直到今天仍不断

有人提起。 

 

 



 

 

 

  

扫描二维码，阅读《知己与择师》 

 

第二个细节是在向李老师组稿过程中，因为一些可以想见的原

因，有些文章不得不做删改处理。在编辑生涯中，我遇到不少学术名

流，不愿意别人动自己的文字，而李老师又是一位“海外华人”，能

理解“国情”吗？邮件发过去，李老师不但表示理解、认可修改意见，

自己还主动帮忙做了一些文字处理。 

2015 年 8 月，上海“多友”趁李老师参加复旦暑期班讲学之际

聚会，我做了一名不速之客，以“多友之友”身份蹭吃，并第一次见

到李金铨老师。从此，除了敬重，更多了一份亲近之感。 

之后，便提出城大访学项目的申请。年末的某天下午，手机铃声

一响，微信中李老师拉我进“多闻雅集”群，那一刻，我欣喜地知道，

“多友”之门打开啦。 



 

一波三折访学路 

可是，接下来办理访学手续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

各种制度冲突造成手续上的麻烦，实在让人心烦（此处略去“吐槽”

一千字）。不过，好事多磨，结果仍然顺利。在这里，我愿意留下一

份感谢的名单。其中包括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 Kitty、Heidi、

Dudu，以及系主任李喜根教授，还有上海大学沈荟教授，李金铨老师

的博士生陈楚洁，以及我所任职的上海报业集团人事处、外事处的同

事，还有集团领导。当然，最应该感谢的，仍然是李金铨老师。 

 

 

 

又一城 的溜

冰场，每次经过，

都会饶有兴致地

欣赏一会 

 



行山与问学 

城大一个月，彻底抛开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收获了难得的快

乐时光。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周末随老师行山，以及听李老师聊天式

地谈他的治学经验。有时，这两者就交融在一起，让我想象《论语》

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的场境；或者柏拉图学园中师生在林荫下漫步修学，也不过如此

吧。 

一个月的访

学，虽然没有进

行系统的知识学

习，但一场场学

术分享会，却如

行山时常有的满

目青翠，小溪叮

咚，更有师长深

情。行山中，让大家兴奋同时也有些惶恐的，是用各自的家乡话读诗。

就像张隆溪教授写的：“雅趣吟诗应记取，北音吴语共常吟”。以我而

言，虽已在上海生活 20 多年，但仍无法用娴熟的沪语读诗，而只能

用从小熟悉的家乡话；而有从小就迁徙多地的多友，完全没有自己的

乡音，这时就满怀歉意。由此想起李老师曾谈到，在学术研究开始阶

段，一定要选择三五本学科经典著作、常读常新的著作，反复阅读，

直到作者看世界的方法变成你看世界的方法，境界就提高了。这几种

经典，可以说就是自己的学术母语、学术乡音，有潜移默化之功，成



为以后搞科研的基石。 

与此相应，李老师也多次提到学习不妨泛览，但不可东抓一把西

抓一把，没有主线与核心，而泛滥无归。在研究题目方面，应选择自

己博士毕业后五年仍然感兴趣的东西，选择与自己的人生关怀联系最

紧密的题目来做。我只后悔没有更早听到这话。 

除了李老师的课，林芬老师的讲座也让我受益良多。早听说，林

芬老师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也是喜爱登山，喜爱西藏的娇小美

女。在课堂上，她除了分享了自己近期的研究心得之外，还专门抽时

间讲了西式论文写作规范（或模式）的问题。 

讲之前，林芬老师问大家：写学术论文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

回答五花八门，而林芬老师的答案是：把你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如

果解决不好会出问题，解决好会受益。——看到这里，诸位想必明白

了本文标题的由来，正是对林芬老师这话的“生吞活剥”。 

当了多年学术期刊编辑，编发过不少佳作，但坦率说，看得更多

的是令人厌倦甚至沮丧的文章。问题出在哪里？大多是没有问题意

识，若说有问题，

也是作者要评职

称、拿学位，必

须刊出一篇“学

术论文”的私人

问题而已。读这

样的文章，必然

M5053，师生漫谈中开启智慧之门 



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林芬老师以几篇中英文论文为例，条分缕析地介

绍了西方论文写作的技巧，特别是如何在引言部分就能激发读者的兴

趣，如何确定文章的整体结构等。这是金针度人的一课，我听后请同

届多友王鑫对林老师专门采访，希望将她的经验更加广为传播（插播

广告，敬请期待），私心则是希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不至于那么枯

燥无趣。 

此外，祝建华、李喜根、梁励敏、林婉莹、蒋莉等等学者的学术

分享都让大家获益匪浅，甚至感慨，能来城大重读一遍博士课程该有

多好。 

二楼书店淘书忙 

二楼书店是每次到香港的必游之地。2013 年来香港住在铜锣湾，

附近的骆克道就是二楼书店集中之处。这次住的地方离旺角不远，而

旺角西洋菜街的二楼书店，比铜锣湾还要密集。 

我早已做好攻略，在手机里

下载了一个标有12家二楼书店

的地图，连着几个下午，一家

家细细逛去。 

旺角是商业繁华之地，在

林立的莎莎、找换人民币的店

招中，二楼书店的招牌很不显

眼，如果不是特意找，很容易

错过。而且，说是二楼，但大



 

←很好用的旺角二楼书店地图  

↑油麻地中华书局学术书很丰富，旁

边就是廉政公署 

 

多隐居在三楼甚至更上层。梅馨书店甚至高居七层，那台老旧的电梯

门上写着：这是电梯，不是门！乘着轧轧作响的电梯上去，进到书店，

却是别有一番风景。店面通常甚小，顾客也只两三位，安静地翻着书。

一只肥蠢的店猫趴在书架顶，却露出一副饱读诗书睥睨俗世的劲头。 

十几家二楼书店全部逛遍，买书最多的还是田园、乐文两家。但

是学津书店、榆林书店的旧书也让我很吃惊，很多是大陆八九十年代

的旧书，品相也很好，仿佛置身

上海旧书店。此外，铜锣湾的诚

品书店、油麻地的中华书局品种

较多，也买了一些。校内的商务

印书馆书店更是有八折优惠的

诱惑，多次进去扫荡，我们这届

多友，还将李老师主编的《报人



报国》一书买断了货。 

 

海棠轩一家人 

最好的总在最后。最后要说说海棠轩一家人。（注：海棠轩是城

大访学学者住宿的宾馆，更准确地说应该叫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雅

舍。因为本期访学的曹书乐未入住海棠轩，因此放在最后说）。 

刚到那几天，同学之间还客客气气地互称“某老师”，但是周末

晚上一次房间聚餐后，彻底撕下了大家客气而生分的“面具”，成了

肆无忌惮开玩笑，推心置腹说心事，勾肩搭背玩自拍的兄弟姐妹。我，

毫无疑问地荣膺“大哥”尊称（容我先哭一会）。 

先从大姐——延边大学徐玉兰说起。在课堂上初见玉兰，一是感

觉她过分地有礼貌，二是中文表达不流畅，常常要想一想才蹦出要说

的下一个词。后来一问，果然，

是一位母语为朝鲜语的少数民

族学者，显得有些夸张的礼貌，

则是多年留学韩国养成的习

惯。虽然我常常嘲笑玉兰不流

利的中文，其实那不过是为掩

饰我外语很差的自卑感而已。

行山读诗时，玉兰常常先用温

婉的韩语，让我们仿佛看韩国

催泪剧；然后再用粗声大气的



朝鲜语重复，仿佛庆祝又一颗导弹胜利发射。这还不算，最令人发指

的是，在帅气的小林哲郎老师的课上，她用英语提问还不过瘾，竟然

又用日语和小林老师当众私聊。 

玉兰是一位很诚恳的人，她很认真地说起自己的学术使命感，没

人觉得那是知识分子酸溜溜的装腔作势；大家玩“杀人游戏”，她很

认真地辩解自己不是凶手时，大家都露出鄙夷的目光。 

来自辽宁大学的王鑫妹妹是班里的“书记”，虽然这纯属为了和

“班长”搭配而“因人设事”，但她的确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比如，当大家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时，王鑫恰到好处地拿出一根自拍

杆，从此我们就以自拍杆为核心凝聚在一起，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

度把七个人头挤入画面，随时随地展示我们这个集体的存在感。除此

之外，王“书记”让我佩服的还是她的文学天分。无论是即席讲话时

的排比句，还是为我们聚会所写的古体诗，以及为每位同学写的新诗，

都颇有意境，显示了源自少年的良好修养。 

中山大学的陈敏是大家的小妹妹，也是大家的“开心果”，都亲

热地叫她小敏。每天我们的一大乐事就是开小敏的玩笑，她也不恼，

有时牙尖嘴利地回几句，有时说不过了，就伸出“爪子”在各位哥姐

衣服上“恶狠狠”地挠两下子。其实，见面前已经编发过小敏的两篇

文章，感觉这是个有灵气，又很认真的年轻学人。2015 年可谓记者

离职年，并且离职前大都留下一篇公开信，表示对这个行业的不舍等

等。我有一次跟我的特约编辑、同为“多友”的白红义说，应该找位

学者对这些辞职书做个内容分析。白红义立即回答说，中大的陈敏已

经写了啊，我正在让她修改呢。这次见到小敏本人，更加喜欢她的聪



慧与执着。她申请的项目是比较香港与广州的马路标语。虽然在我们

的怂恿下，她基本放弃了这个题目，但仍然很注意各种马路标语，走

到任何地方，一看到新鲜的语句，马上会掏出手机拍摄。时间长了，

大家都成了标语爱好者，走在一起，往往会叫：小敏，这里有标语，

快来拍……。最后要离港前几天，大家纷纷商量去哪里玩耍，小敏却

给自己开了个行程单，包括去参观香港议会、旁听法庭辩论等。 

根据 Lady first 的原则，接下来轮到男同胞了。 

中国社科院的朱鸿军是为二哥，他同时担任《新闻传播研究》副

主编，和我是同行，之前就熟悉。但是让我汗颜的是，这位学弟时时

带着一本学术书，抽空就看几页。每次讲座之后，他总是围着老师继

续探讨，同时为他的杂志约稿。我不禁对照反省，自己的职业热情哪

儿去了？ 

厦门大学的陈经超是位台胞，也是我们的“班长”。据说他一到

海棠轩住下，就拿起电话问候每一位入住的同学（也有人反映是女同

学）。过了几天就是妇女节，他变戏法似地拿出几盒巧克力送给每位

女同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同学们称他台湾“暖男”，并推举他

为本届班长。我到香港迟了两天，去系里报到时班长顺路带我，边绕

过迷宫似的路，边向我介绍学校各种情况，让我一度疑惑他是不是曾

经在城大生活过。有了班长，我们的生活就很自如，像协调课程，聚

餐付款，出游攻略等等，都是班长的事，充分体现了“领导就是服务”

的现代管理观念。 

男生中的小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周逵，因为我，他留下了“周三

顿”的绰号。话说我初来那天晚上，周逵和朱鸿军请我在惠康超市对



面小餐馆吃饭，饭菜上来后，我见他俩只看着我吃，很不好意思，便

劝他们一起吃。推辞了一下，两人也叫了饭吃起来。吃好后，逵弟才

羞涩地说，其实之前已经陪鸿军师兄吃过晚饭了，而陪鸿军师兄之前，

自己还单独吃了晚餐。因此，后来聚餐时，大伙总是怜悯地替朱鸿军

和周逵夹菜，怕他们饿着。 

在男生中，逵弟是最聪明机智而好学的，每次课堂提问，他都最

踊跃，以至于某晚我竟然梦到和他一同去采访，采访完天已经黑，我

准备回去时，周逵却谦恭地问道：鹏哥，那堆资料我们得连夜看一遍

吧？——听完这话，我从梦中惊醒，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还要说下虽未入住海棠轩，但和我们仍是亲密一家的清华

大学曹书乐。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女中学霸，而且很有江湖名声。在香

港其他机构做学术拜访时，谈起我们这批访学学者，提到书乐，对方

总是哦、哦，认识的（或听说过）。 

香港一月，海棠轩一家

人有的笑了之前三年的

笑，有的走了之前三年的

路，有的拍了之前三年的

照，有的喝了之前三年的

酒……虽已收获满满，却

恋恋不舍，不愿离别。 

（2016.4.18） 


